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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季恺：铁心向党志不移
□朱莹滢 戴越敏

乾隆珍本《东皋诗余》
□徐继康

粟裕评价他是“对新四军东进有特殊贡献的人”，叶飞赞扬他是“把一切交给
党安排的人”，陈毅举荐他为如西县县长……从一个地主变成一个我党的同路人，
从被统战的民主人士到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一腔赤诚，一路坎坷，一生传奇。

二甲邵家的“大门堂”
□王士明

张謇的赏荷、种荷与咏荷
□羌松延

说起《东皋诗存》，大家都很熟悉，其实在《东皋诗存》之
后，还有一部《东皋诗余》，却鲜有人知晓。

乾隆三十年（1765），丰利文园主人汪之珩心痛乡贤前辈
诗词逐渐淹没，如果“不急为缀编，他日湮沉伊于胡底”，为了
防止将来“不胜抱憾”，他“矢志掇拾，以备采风”，决定征辑一
部大书，收集皋邑前贤及今贤（已故）之诗，裒集成编，梓刊行
世，上可以资国之輶轩，下可以备是邦之掌故，这就是《东皋
诗存》。

是年十月，汪之珩在文园开设诗局，广征诗稿。诗局
一开，不仅数百里内的文人雅士纷纷各送家珍，许多外地
的著名学者也是枉驾文园，或者邮寄来家藏的名家诗札手
稿以供商订，一时江干车马，络绎不绝。汪之珩聘请江大
锐、王国栋、黄瘦石三人为编辑，左亭任校订。到了乾隆三
十一年五月，《东皋诗存》已经基本编辑完毕。汪之珩从金
陵请来的刻书名家徐尔章、汤鸣岐也已经来到文园。良工
已至，梓人毕集，一切准备就绪，开雕在即，可就在这节骨
眼上，文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汪之珩去世。关键时
刻，汪之珩的妻子黄氏挺身而出，她认为《东皋诗存》乃汪
之珩一生魂魄之所恋，万不可废，爰请同志以蒇厥事，决定
刻梓《东皋诗存》。

编辑《东皋诗存》之时，各家送来的诗稿中，有附存词作
数十阕或一二阕。江大锐曾与汪之珩商订，在收集东皋之诗
的时候，也应该保存东皋之词。汪之珩也认为：“词者，诗之
余也！诗存则诗余例得而存之，减字偷声，雕琼镂玉，亦风雅
之一端也！”决定编辑《东皋诗余》。于是，江大锐辑而存之，
共所得词人五十人，其中明代严怡、冒襄两人，清代冒坦然、
冒丹书包括汪之珩四十八人，共收词五百零二阕，其中汪之
珩词十一阕，故又编得《东皋诗余》四卷。

乾隆三十一年冬，袁枚为《东皋诗存》作序，王国栋为之
跋；江大锐为《东皋诗余》作序，黄瘦石为之跋；秦大士作《汪
璞庄小传》。到了十一月，《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刻就问
世。从此，东皋乃至南通地区有了第一部诗词总集。

《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共四十八卷，皆手书上版，字
体秀雅，刻印精美，向称清刻中的精品，不让宋元佳椠，后世
备受赞誉。此书曾被《四库全书》列为存目卷一百九十四集
部四十七，后又被《清史稿·艺文志》《贩书偶记》《中国古籍总
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清诗总集叙录》等书著录。但由于
受到“一柱楼诗案”与“《西斋集》案”两大文字狱的牵连，汪之
珩的《文园六子诗》与《甲戌春吟》皆遭禁毁，无一存世，而这
部乾隆《东皋诗存》与《东皋诗余》的刻本亦存世极罕，目前仅
见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有藏，
民间还没有见到有该书的收藏。我们今天读到的电子版，是
根据吉林省所藏影印的，在第一卷卷端右下方钤有“积学斋
徐乃昌藏书”长方印，可知原书为晚清民国时大藏书家徐乃
昌的旧藏。

近日，友人转来《东皋诗余》图片一张，原来是上海博古
斋的拍品，为其大库之物。令人遗憾的是，转来图片之时，正
是拍卖结束之时，这本起拍仅数千元的乾隆刻本，已经以高
出十余倍的价格被人拍走。这是市场上出现唯一的一部《东
皋诗余》，岂能让它如惊鸿照影，便消失于茫茫天际，之后再
睹其芳容，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我立即拜托友人与拍卖会
联系，愿意加价购买。经过朋友与拍卖会的不懈努力，终将
这本珍稀的乾隆刻本带回到了它的故乡。

所谓“大门堂”，是指除了大门外，向里有一块接近一间
房屋面积的地方，上面盖有小瓦，两边往往借助相邻房屋的
墙壁（一般为山墙）而建成，可以遮风挡雨，再朝里便是天井，
周边是各种朝南的房屋。有大门堂的一般是大户人家。通
州二甲的大户人家有丁家、束家、瞿家、邵家等。邵家就有
四五个大门堂。二甲有西坝、东坝两个坝头，西坝属丁家，附
近有“丁裕兴盛”过坝行，东坝则属于邵家。

邵家先人中有位邵氏，是张詧的夫人。据张詧墓志载：
“配邵夫人，继配杨夫人，生有五子五女。”1914年，张詧与夫
人邵氏出资在海门常乐建造了张邵高级小学。

邵家后人中，有革命烈士，也有模范人物，还有党政干
部。邵廉，曾在苏中四分区政治部服务团工作，后调任东南
警卫团，担任营教导员。1942年7月4日清晨，邵廉带了通讯
员蔡三郎，把抓来的伪保长高文杰带到吕四十一总到岸上执
行处决。当时分两路走，民兵曹福顺押了高文杰先走，完成
任务后回家去了。邵廉与蔡三郎从十二总河南紧跟过来，不
幸碰到日酋金谷的巡逻队，当即发生遭遇战。邵廉手持盒枪
奋勇还击，因射程不远，挡不住日军密集的三八枪、机枪的扫
射，不幸中弹牺牲，灵柩要运回二甲安葬。二甲镇地下党的
同志得知这一噩耗后，决定组织一次场面较大的“迎灵”活
动。于是分头组织，把全镇各界群众都发动了起来，参加“迎
灵”活动。当时的场面很是隆重。

邵家后人中还有担任过“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的邵
锦荣。也有担任党政领导干部的。

现在，二甲镇上还留存有邵家的三个大门堂，两个在通
海街南首，一个在团结街西头。

初觉醒 求进步

季恺，字寿慈，1903年出生于江苏如
皋。季氏是当地望族。1920年，家中就
有发电机、电灯、电话等舶来奢侈品。季
恺本应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继承守护者，
但1923年他考入北平平民大学法律系，
师从中国共产党先驱之一的李大钊教
授，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反帝反封建思想
迅速萌芽。1924年，季恺参加了由陈毅
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北京市党部直属的
北京平民大学支部。在“三·一八”反帝
反封建大游行中，季恺参加游行散发传
单，遭到段祺瑞政府的武装镇压。他亲
眼看见了北洋军阀的残暴，决心从此投
身革命运动。

1926年底，季恺奉命回乡，参与组建
国民党如皋县党部，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
发动群众和开明绅士检举土豪劣绅，迎接
北伐革命军进驻如皋。不久，“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也开始清
党。此时，季恺出任国民党县党部清党三
人组领导成员。他在南京开会时听说，如
皋县党部准备逮捕该县中共地下党负责
人徐芳德。他不顾自身安危，立即托人通
知其马上转移，还拿钱出来给徐芳德做路
费。后来，他干脆利用自己的身份，把中
共党员苏德馨、王玉文纳入清党小组，结
果在中共如皋地下县委书记王盈朝的秘
密领导下，国民党在如皋的清党，不仅没
有清出一个共产党，反过来把国民党右派
清出不少。如此“神秘”的清党事件成为

国民党史上的一个笑话。
1930年2月，红十四军扩建，缺少大

量武器弹药。季恺通过苏北剿共副总指挥
李长江购买步枪几十支，子弹万余发暗中
给红军。还从上海公安局长沈子云处购得
步枪50余支，子弹几万发，秘密运到如皋
再转交红十四军。不久，季恺又送给红十
四军军长何坤和红十四军第五大队队长周
方一份如皋军用地图，并借给他们一支全
新的手提机枪（即冲锋枪）。何坤军长喜出
望外，如获至宝。

当年4月16日，红十四军在攻打如皋
老户庄时失利，何坤军长不幸中弹牺牲。
敌人打扫战场时捡到了那支手提机枪。凭
着枪身号码，查到季恺和季藩兄弟俩为红
军提供大量武器的线索，随即将两人逮捕
入狱。在狱中，季恺受尽各种折磨，但这位
富家少爷却始终未吐露实情。

巧统战 助东进

1939年，苏北地区日、伪、顽三种力量
并存，形势错综复杂。陈毅审时度势，创造
性提出“联李、孤韩、击敌”的工作方针。季
恺在中共泰州地下县委书记俞铭璜的领导
下，利用其“副官”身份一面搜集情报，一面
掩护同志。多份情报从季恺手中通过秘密
渠道到达粟裕、叶飞司令部。

为团结中间势力的李明扬和李长江联
合抗战，陈毅三进泰州城，写下了历史上联
合“二李”统战的传奇故事。1939年8月
下旬，陈毅第一次到泰州，季恺出城到九里

沟面粉厂引领入城。他向陈毅反映：“我老
是在这些人中间周旋，难免同流合污。”陈
毅说：“同流可以，合污不能。”陈毅及其随
员三次进泰州城都有极大危险。季恺把自
家在泰州的房宅搞成“文明旅馆”，陈毅下
榻均安排楼上12号房间。楼下安排卫兵
站岗放哨，他把自己的两支驳壳枪装满子
弹，彻夜不眠，守护陈毅一行安全。

陈毅与“二李”会晤期间，特工曾强闯
李的总部妄图干扰破坏，被李明扬严加遏
制，未能得逞。季恺按照陈毅指示，积极对

“二李”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二李”让出吴
桥、嘶马等村镇作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
的基地；黄桥战役中他又配合地下党工作，
让“二李”保持中立。

1940年 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借道
“二李”防区进驻郭村，伺机打击日寇。处
于中间势力的“二李”发生动摇，李长江限
新四军三日内撤出郭村。正在江南率部
反“扫荡”的陈毅，即派挺纵领导陈同生、
周山两人赴泰州与“二李”谈判，对李长江
晓以大义。李长江却在韩德勤的再三挑
唆和利益诱惑下，扣押陈同生和周山，并
欲杀害。经季恺斡旋说“二军对阵，不斩
来使。何况司令也要给自己留一条后
路”，才保全了两位的生命。郭村保卫战
胜利后，“二李”和新四军言归于好，陈同
生和周山才安全返队。

心向党 志不移

1940年7月，季恺加入新四军队伍，

次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经陈毅提
议，季恺被委任为经济地位极其重要，又是苏
中三分区、三地委、三专署所在地的如西县首
任县长。

季恺模范执行党的统战路线，根据苏中
区党委指示，对旧政权加以利用、改造，创立
新乡制和民意机关，成立如西县参政会。他
的身份和表率团结了各阶层的大多数有代表
性的工、农、兵、学、商和知识分子、开明绅士、
宗教界人物，对协助民主政府落实党的各项
重大任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季恺重视教育，开办增设中小学校，教育
经费紧张，动员其兄长季藩全力资助。季藩
担任如西中学董事长，季恺亲任如西经建实
验学校校长，两校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培养
了很多后备力量。这些青年学生毕业后奔赴
抗日前线，以后大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之材。季恺在如西县长的任上还接待过成百
上千个来自沦陷区的青年，让他们走上了革
命道路。

1944年，江淮银行三支行在如皋农村
建立，季恺兼任行长。为根据地吸收物资、
采购军火、医药等大宗物品，也为排法币、
禁伪中储券，收兑各地军政机关发行的流
通券。经苏中区领导和三分区专员公署批
准，季恺领导印发了10元、20元和50元的
大额票据计1000万元。票面因有他的签
名盖章，被称为“季恺本票”，流通周边12
个县，搞活了经济，促进了商品流通，深受
欢迎。

季恺用他的传奇一生，为中共地方统战
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

《江海晚报》7月24日所发《大暑夏正
浓，共赴荷之约》，以大幅赏荷详图及整版
文字介绍，为通城市民提供了一份荷花观
赏指南。文中还提及种植荷花、赋诗咏荷
的张謇，揭开了南通荷文化历史的一角。

纵观张謇一生，可谓“爱荷情深”。查
张謇日记，其内容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
九月（夏历）。次年五月，张謇随孙云锦由
南京往淮安，于十六日（1874年6月29日）
经高邮时曾记“是日有《题莲瓣》三绝。”二
十日，人在淮安的张謇又作诗《荷花娇欲
语》。二十五日为张謇生日，仍在淮安的张
謇顿生思乡之情。当天，他与友人“同乘瓜
皮艇”，“经荷花荡，叶碧无穷，花红别样。
水中塔影桥影，树阴笛声橹声。”在“以钱购
莲花四五朵”后，张謇方“由文峰塔
返”。——在其日记中的第一个夏日就有
多处关于荷花的记载，可见此时的张謇早
已是爱荷之人了。

史料显示，若干年后的张謇还有嘱宋
跃门“代买荷花、栀子两棵”等记载。其实，
张謇爱荷并非止于赏荷、买荷的层面，他还
动员种荷乃至安排采购荷花藕、规划营造
荷花池。早在光绪十三年（1887）七月，曾
将桕、槐树树苗分给乡人的张謇，除了推进
植树，还“呼佣种菱藕”，以为示范。兴办实
业取得成功后，在发展一系列社会事业的
过程中，他又因地制宜，规划建成了一处处
荷塘。如在博物苑开凿一圆形水池，内植
荷花，中置喷水钵龙而成喷泉。遥想当年
池中，红荷浮水，碧叶田田，好一幅夏日苑

景。在营建唐闸公园时，也建有荷花池，并
置荷亭一座，成为工人在夏日劳动之余消
除疲劳、纳凉赏景的好去处，有着浓郁的人
文情怀。

“风多濠阔浪横斜，第四桥南种藕花。”
这是张謇《吴船谣四首》中的一句。此诗作
于1918年，即始建五公园的第二年，描写
的是在中公园南侧种植荷花的场景。句中
第四桥即连接中公园与西公园的公园四
桥。

“长夏稀公事，翛然登此堂。衔山残照
暝，飘水晚风凉。花下参禅理，吟边闻暗
香。更能待夜半，明月小舟航。”这首《南
园赏荷》诗为当年的薛敏农所作。通城荷
花盛景，最著名的莫过于南公园。该园四
面环水，有东西两条长堤为通道，后因西通
道开挖闭路，只剩东路可进出。小洲之北，
两路之间有一荷花塘，每届夏令，清风徐
来，“莲塘荷盛，游子如云，为通人纳凉之佳
境。”若是雨水调和，则荷花更盛，“莲蓬上
市，购者颇众。”另据《时事新报》报道，
1925年春，经张謇同意，曾“就西寺南辟路
建桥，濠中建土墩四、长堤一，缘濠而南，东
折经新筑之长堤直达新城桥止，堤前围荷
花坞一，纵十余丈，广半之，坞在河中，前后
均可行船，土墩上尚拟筑水泥亭，以资点
缀”。荷花坞等景点虽因故未能建成，但即
使到今天，南公园仍是通城百姓赏荷的首
选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有档案资料显示，在当
年的荷塘旁，还立有“公园禁止攀折荷花”

警示牌，这是张謇爱护荷花并注意倡导文
明之风的体现。

1920年初夏，为对公园荷池提档升
级，张謇曾派人外出购荷花藕回通种植。
上海《时报》对此曾有报道《张啬公重种新
荷》：“日前，张啬公命人在溧水购得荷花藕
五十石，分装二十八篓，现已运行到通。计
共藕价、关捐、盘费等一切开支，共用银约
二百三四十元。预备将南公园荷池与中公
园荷池之原有旧藕，一律取出重栽新荷，花
藕八篓。余二十篓，悉栽狼山麓大河中。
将来红花绿叶，必有可观也。”

正是在张謇的经营下，南通从此有了
几处公众赏荷佳境。每至夏日，荷花盛开，
风光旖旎，民众便可徜徉于此，赏荷姿、观
荷韵，体验“莲叶何田田”“荷映通州满城
芳”的美妙意境。“荷池欲涨波藤藻，竹径空
喧风又扫。曲栏且赏园林好，一壶香茗吟
诗倒。”时人的诗篇，描写的便是人们闲游
中公园，赏荷品茗等画面。

“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因荷藕
另有食用价值，张謇为此还亲自过问采藕
事宜。1920 年 8 月，他曾致函鲍友恪：

“南通公园现植塘藕，须觅采藕工人……
请为就地托精确人物色，说明工价，以采
出之藕计，抑以采日计，能订定尤好。”在
其关心下，加之管理得人，“中公园所种南
池荷花，出藕甚多”。1925年5月，公园开
始“出售藕粉，并以‘义犬’为商标”。如此
将荷、藕及中公园义犬等元素结合，可谓
经营有方。

张謇因爱荷而迭有诗文联语。除文首所
记外，1909年曾为许振（德润）荷叶砚题铭：

“出淤而清，用晦而明。君子之偶，匪石之
心。”1912年有题白佩《荷花》及李敦谟《荷
花》诗；1922年题孙琼华画册时亦有《荷》诗
一首。因其家中有荷花盆栽，故曾赋诗《盆荷
开辄成两嘲之》：“对对当花斗脸红，啬翁楼下
小庭中。鱼儿燕子都排遣，野鸭鸳鸯各异
同。啼粉飘零愁付水，舞衣单薄怯禁风。便
生莲子心仍苦，且待分房结翠蓬。”此外还有
《庭前晚荷次第有花》等诗。张謇关于荷花的
联语为集句联。如南公园与众堂内的“有底
忙不来，白日青春，花开水满；且应醒复醉，倾
壶倚杖，燕外鸥边”。他为中公园宛在堂的题
联是“陂塘莲叶田田，鱼戏莲叶南莲叶北；晴
雨画桥处处，人在画桥西画桥东。”荷塘中生
长着密密层层的荷叶，灵动的小鱼映衬出池
塘清澈的意境……联语所言，将一派柔媚旖
旎的风光尽现眼前，令人赏心悦目。

到了晚年，相对清闲了的张謇购买了游
船，有时会和朋友、家人泛舟濠河，与荷花有
关的诗词也随之明显增加。如《与友放舟观
校池荷花因至纪念亭与先至诸生话言》《约友
校亭剥莲北园小饮》《观瓨荷》《荷亭剥莲》《雨
中观荷》……一首首咏荷诗，记录了张謇在人
生最后两年那段难得的闲适时光。

从古到今，因为荷之美、荷之洁，喜爱荷
花的历史名人不胜枚举，吟咏荷花的诗词歌
赋亦是不胜枚举。然而，能集赏荷、种荷、咏
荷于一身的人则少之又少，张謇能跻身于此，
至为难得。

通州师范建校二十年纪念亭前的荷花池


